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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四、我我所分別
云何名為我我所分別？謂若諸事有漏有取，長時數習我我所執之所積聚；由宿串習彼邪執故，自見處事為緣所生虛妄分別，如是名為我我所分別。
這裡是解釋八種分別，前面是解釋自性分別、差別分別和總執分別，現在解釋第四，我我所分別，昨天講的總執分別：「云何名為總執分別？謂即於彼色等想事，我及有情命者生者等，假想施設所引分別」總執分別這裡也說到「我」；現在第四科也說到「我」，其中還是有差別。前面總執分別，就是假想施設所引分別，就是這一句話也是給它一個範圍，這個我是假想施設，就是但安立一個假名字叫作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等，我們沒有深求其義，只是在名字上引起種種分別，這就叫作總執分別，現在這裡說我我所的分別，可是不同了。

怎麼叫作我我所的分別呢？就是平常所講的我見、薩迦耶見，就是在色受想行識的生命體裡面執著有一個我的體性，所以照理說呢，應該說是色受想行識、我，應該是六個；如果說是眼耳鼻舌身意再加個我就是七個，認為它是有體性，不是但有假名字，它本身是有體性的這樣執著「我」，這應該是說對於「我」是經過一番的研究、考察，他有這樣的思想「這是我！」和前面那個「但有假名字，因名字而有分別」那個情形不同，那應該是說社會上唯欲是求的這些人，對哲學的高深的道理不注意，只是日常生活上或者寫文章時「我怎麼……」就算了，沒有深深地去觀察它。這裡邊的我我所分別，應該是有學問學過這種道理的人，所執著的我；「我所分別」，就是我所有的，「這是我的住處，這是我的什麼什麼……」，那就叫作「我所」。
「分別」也有個特別的意思；我的分別、我所的分別，就是還沒有決定執著有我、有我所，在執著之前先這樣思惟，思惟以後決定了我、這是我所，是有一個前後的差別，就是「我我所分別」是沒決定的時候，決定了就是「我我所」了。這句話現在這是問，什麼叫作「我」？什麼叫作「我所」呢？
「謂若諸事有漏有取，長時數習我我所之所積聚」，謂若諸事的「事」也就是這些因緣生法，主要還是六根、六塵，也可以加上六識，如果不說六識呢，識就在意根裡面包藏著。根、塵、識這些事，這些事上面有漏、有取；「漏」實在就是煩惱，具足根、塵、識的人不是聖人，內心裡面有各式各樣的煩惱，煩惱的隨眠、煩惱的種子、煩惱的活動那麼都叫作「有漏」。但是這裡面又加一個「取」，取實在就是漏的活動，因為有漏的活動，就會將來又取得新的果報。我們現在這個身體，就是前一生煩惱活動所取得的果報，現在繼續活動，將來又會去取得果報，當然這裡面也包括了惑、業──煩惱和業，煩惱的活動不會是孤獨的，一定也是你的心意識和煩惱在一起活動。
「長時數習我我所執之所積聚」，長時數習，不是短時期，從無始劫以來到現在，一直是這樣的熏習、一直是這樣活動，你的思想從無始劫以來到現在沒有間斷過，一直是這樣子思想。思想什麼呢？「我我所執之所積聚」，一直是執著有我、執著有我所，起煩惱的時候也不離我我所，不起煩惱的時候也不離開我我所，做惡事、做善事、做自己的事、做他人的事都不離開我我所執，因這樣的關係就積聚了我我所的分別了，因為原來有我我所執熏習自己的心，心就會有我的分別、會有我所的分別，我我所的分別就是從這裡來的。
「由宿串習彼邪執故」，這是牒前面這一句「謂諸事有漏有取，長時數習我我所之所積聚」，重說這句話。「宿串習」就是「長時數習」這句話，「彼邪執故」就是我我所執；因為久遠以來習慣這樣做，「自見處事」，你自己的我我所見，也就是我、我所的執著叫作「見」。「處」，《披尋記》上的解釋就是「依止處」，以此為依止處而有這件事。或者說「自見處事」，自己去執著內六處、外六處，內六處、外六處就是事，就是因緣所生法這些事，「為緣」，以內六處、外六處為緣生起種種的執著「所生虛妄分別」，就是以內六處、外六處為緣就生起這樣的我、我所分別，這句話可以這樣解釋。「如是名為我我所分別」，這我我所的分別是這樣來的。
《披尋記》一二○九頁：

謂若諸事至我我所分別者：內外諸色諸心心所，是名諸事。由五相故，建立有漏諸法差別，是名有漏，如〈決擇分〉說。（陵本六十五卷十頁）復有有諍、有染、依止耽嗜，諸法差別，是名有取。如〈決擇分〉說。（陵本六十五卷十二頁）無始時來執我我所，串習堅固、積聚而住，是名長時數習我我所執之所積聚。如是諸事，是我我所見之所依處，由是名為自見處事。緣此所生虛妄分別，名為我及我所分別。
「謂若諸事至我我所分別者：內外諸色諸心心所，是名諸事」，內裡邊的諸色就是我們的生命體，生理的組織，也就是地水火風。外邊諸色，就是這些色聲香味觸、山河大地這些境界；再加上諸心心所，就是識，合起來就是十八界了。「是名諸事」，諸事是指這個說的「由五相故，建立有漏諸法差別，是名有漏，如〈決擇分〉說，（陵本六十五卷十頁）」，在那裡解釋「有漏」說有五個相貌，什麼叫作有漏呢？由五個相貌來建立有漏的內容，有漏諸法的差別一共有五個相貌這叫作有漏，「如〈決擇分〉說」，主要是煩惱，有煩惱的現行、有煩惱的種子。
「復有有諍、有染、依止耽嗜，諸法差別，是名有取，如〈決擇分〉說」，〈決擇分〉說：「有諍」，內心裡面有貪瞋痴活動起來，手裡面拿著刀、拿著杖和人家鬥爭，這叫作「有諍」。「有染」，就是受用五欲的時候，心裡面貪愛心很強，有很強烈的貪愛心叫作「有染」。這樣說呢，「有諍」就是憤怒、就是瞋，「有染」呢，就是貪；一個瞋、一個貪。「依止耽嗜」，耽嗜是深深地愛著這個欲。「依止耽嗜，諸法差別」，就是一個瞋、一個愛、各式各樣的煩惱的活動就叫作「有取」；「有取」這句話的含義在〈決擇分〉上有說，（陵本六十五卷十二頁）。

「無始時來執我我所」，這不是今天才有這件事，久遠以來就是執著我、執著我所，「串習堅固」，不間斷地在熏習這種執著，所以這個執著是很堅固的，就是我我所，執著這個我、保護這個我，這個執著是很堅固的。「積聚而住」，就是這樣的思想啊，時時地在積聚這件事，就是在這裡面生活。「是名長時數習我我所執之所積聚」，執著也是逐漸地、常常這樣地熏習，常有這樣思想的活動，它就積成這樣的煩惱，積成這樣的分別；常常這樣地貪，它就積聚了貪的力量，常常憤怒，它就在你心裡面積聚了瞋的力量，所以再有因緣的時候瞋心就動了，再有因緣的時候貪就動了。

佛教的理論是這樣子，就是你的心如是如是動，那麼也就是如是如是地成就了這種煩惱，不是另外的原因之所積聚。「如是諸事是我我所見之所依處」，前面這個有漏、有取這些事情是我、我所見的依止處，「由是名為自見處事」，這「自見處事」是這麼講，「緣此所生虛妄分別，名為我及我所分別」。
宇五、愛分別
云何名為愛分別？謂緣淨妙、可意事境所生分別。
前面解釋我我所的分別，也就是我我所的緣起。現在是第五科愛的分別，什麼叫作愛的分別呢？「謂緣淨妙可意事境所生分別」，就是現在的心意識，前五識和第六意識去攀緣──你認為是淨妙地、可意事情的境界，就會生出來一種分別，那個分別就叫作「愛分別」。
宇六、非愛分別
云何名為非愛分別？謂緣不淨妙、不可意事境所生分別。
你去攀緣──你認為那個是不淨、不妙、不可意的事情，你內心裡面的反應，那個就是「非愛分別」。
宇七、彼俱相違分別
云何名為彼俱相違分別？謂緣淨妙、不淨妙，可意、不可意俱離事境所生分別。
是和前兩種都不一樣，就是「俱離」，也不是緣淨妙、也不是緣不淨妙，淨妙是可意、不淨妙是不可意，這是否認這兩種，不是這兩種的境界引起的分別，就叫作「彼俱相違分別」。
《披尋記》一二一○頁：

謂緣淨妙可意事境所生分別者：於色等事實無淨妙可意諸相，然貪現行取為所緣，彼色等事淨妙可意相似顯現，由是說言淨妙可意事境。如是所餘不淨妙、不可意等，隨應當知。
「謂緣淨妙可意事境所生分別：於色等事實無淨妙可意諸相」，《披尋記》作者是這麼解釋這句話，「於色等事」，就是色聲香味觸法各式各樣的境界，這境界裡面實在是沒有淨妙的境界，也沒有可意的事情，沒有淨妙的相，也沒有可意的諸相，「然貪現行取為所緣」，可是這位眾生心裡面的貪愛心活動起來了，就認為是淨妙、認為是可意的，就是以它為所緣境，「彼色等事淨妙可意相似顯現」，所以色等這些因緣生法就現出來一個「淨妙可意」的「相似顯現」，與你心裡面那個淨妙的境界相似現出來。

這個事情呢？就是有一個疏所緣緣，你貪心一現前，內心變現出來一個親所緣緣，這個親所緣緣和那個疏所緣緣相似，可以這麼講。但這上面的意思呢，又不全是疏所緣緣的力量，是你內心的力量，你內心貪愛心現前就認為是淨妙；「由是說言淨妙可意事境」。「如是所餘不淨妙不可意等，隨應當知」，隨其所應，也應該知道，就是外邊的境界實在也不是可意、不可意，就是內心裡有貪心的時候就認為是淨妙，有瞋心的時候就不淨妙，由內心增上力使令境界有各式各樣的相似的顯現，實在都不是。這個解釋很好！
黃二、略攝二種（分二科）　宇一、標列事
此中所說，略有二種，一者、分別自性，二者、分別所依、分別所緣事。
前面解釋八種分別，解釋完了。現在第二科略攝二種，前面八種分別生三種事，把它簡要地歸納成二種，分二科，第一科標列事。
「此中所說，略有二種」，就是前面這一大段文所說的事情，有八種分別生三種事，現在把它歸納成二種叫作「略」，那二種呢？「一者分別自性，二者分別所依、分別所緣事」，就是分成這二種。「分別自性」，就是前面這八種分別就是分別自性，它的體性就是八種分別；「分別戲論所依」，就是六根，「分別戲論所緣事」，就是六塵，把它歸納成這二種，這是「標列事」，標列出來分別自性，和標列出來分別所依事、分別所緣事，下面第二科明展轉。
宇二、明展轉（分二科）　宙一、標
如是二種無始世來，應知展轉更互為因。
這兩種：分別自性，就是分別的體性，也就是識；和分別所依的六根、分別所緣的六境。「無始世來」，從久遠以來「應知展轉更互為因」，我們應該知道啊，它們展轉地更互為因緣，就是分別自性為分別所依所緣作因，而分別所依所緣又為分別自性作因，展轉地作因。說是雞生蛋或是蛋生雞，是互相為因，是這個意思！這句話是標，下面解釋，分三科，第一科是顯過去。
宙二、釋（分三科）　洪一、顯過去
謂過去世分別為因，能生現在分別所依及所緣事，
在時間上來觀察呢，「謂過去世分別為因」，就是過去生的時候，有這八種分別，那八種分別對現來說它就是因。「能生現在分別所依及所緣事」，能夠生起現在分別心所依的六根和所緣的六境，是這樣的事情。過去世你有多少慈悲心呢，你生出來現在所所依所緣就好一點，沒有慈悲心的分別能生出現在分別所依所緣就不是那麼令你滿意了。
洪二、顯現在
現在分別所依緣事，既得生已，復能為因，生現在世由彼依緣所起分別。
這是第二科顯現在，過去世對現在世是這樣子，現在的情形呢？「現在分別所依緣事，既得生已」，這果報現前以後「復能為因」，它還是能為因，這個依和緣，它還能作因，做什麼因呢？「生現在世由彼依緣所起分別」，就是現在也是依止於六根、依於六境生起各式各樣的分別，現在還是這樣子，和過去一樣，這是現在，下面第三科顯未來。

洪三、顯未來
於今分別不了知故，復生當來所依緣事；彼當生故，決定當生依彼緣彼所起分別。
「於今分別不了知故」，我們現在若是不遇見佛法，沒有能夠學習般若法門，不歡喜學就不了知，沒學習般若就是不了知；沒有般若智慧的時候呢「復生當來所依緣事」，那你現在還是繼續分別嘛，沒有般若慧的觀察，沒破壞虛妄分別，那虛妄分別繼續活動，繼續活動嘛「復生當來所依緣事」，又生出來將來所依的六根、所緣的六境，還是這樣子。

「彼當生故，決定當生依彼緣彼所起分別」，現在繼續分別，不歡喜學般若法門，那麼將來還是要有所依所緣的，「彼當生故，決定當生」，既然有因，就決定有果，那果一定要出來，決定當生將來的果，將來的果也就是「依彼緣彼所起分別」，依彼六根、緣彼六塵，還會生起各式各樣的分別，就是八種分別，還是這樣子和過去一樣。
《披尋記》一二一○頁：

分別自性者：謂見我慢事，貪瞋痴事，若分別起，若是俱生是三界行心所有法故，名分別自性。
「分別自性者：謂見我慢事，貪瞋痴事」，分別自性者就是見我慢，一個我見、一個我慢這是一件事；分別的體性實在就是我、我慢，分別的體性，心裡面就是以「我」為本位、為主的，當然也應該包括前面三種分別：自性分別、差別分別、總執分別，應該包括在裡面。「貪瞋痴事」，有了我見、我慢以後，也就會有貪瞋痴，就是前面那個淨妙、可意、不淨妙、不可意、俱相違那三種分別，就會有貪瞋痴的事情。

「若分別起，若是俱生」，這種貪瞋痴事、見我慢事，這有二種：一種是分別起、一種是俱生起。「分別起」，經過觀察、或者是經過學習然後才現起這樣的分別，如果是不觀察、不學習，你沒有這個分別的。若是「俱生」，就是不需要學習、也不用觀察，就是自然地與生俱來就有這種分別，叫作「俱生分別」，分別有這二種的不同。

「是三界行心所有法故，名分別自性」，我見我慢、貪瞋痴這些分別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這一切的眾生心裡的活動，是心所有法；那塊石頭沒有我見、我慢、也不會有貪瞋痴，當然是有情才會有這樣的分別，所以這是心所有法，「名分別自性」，這是解釋這二種分別展轉互為因緣的相貌。
下面是第二科淨方便。第一科是智行門，現在是淨障門，分二科：第一科是障因緣，「障」出現的因緣，就是八種分別生三種事是障因緣；現在第二科淨方便，就是清淨業障的方法，或者是清除障礙的行動叫作「方便」，分二科，第一科徵。
地二、淨方便（分二科）　玄一、徵
云何了知如是分別？
前面說是「於今分別不了知故，復生當來所依緣事」，這不了知是有問題，怎麼才能了知如是分別呢？怎麼能夠明白這件事呢？怎麼樣來學習般若波羅蜜呢？這是徵，下面第二科解釋。
玄二、釋（分二科）　黃一、總標
謂由四種尋思、四種如實智故
就是學習般若波羅蜜就叫作「了知」，這就是智慧啊。解釋分二科，第一科總標，「四種尋思、四種如實智」這是總標，這是一個修行的方法，是唯識學派所說修止觀的方法，加行位裡面分四個位次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，四尋思是在煖位、頂位，四如實智是在忍位、世第一位，其中的差別呢？尋思就是推求、觀察，也就是思惟的意思，就是還沒有決定；如實智就是決定，決定是這樣子，也就是不退轉了，到了忍位以後就是不退轉了。或者是說尋思的時候，思想還沒有穩定，到了如實智的時候，思想就是決定了，再也不動搖了，也可以這麼解釋。或者說尋思是因，如實智是果。這是總標，下面是別辨，分兩科，第一科是四種尋思，分三科，第一科徵。
黃二、別辨（分二科）　宇一、四種尋思（分三科）　宙一、徵　
云何名為四種尋思？
這四種尋思是什麼意思呢？這是徵，下面第二科是列。
宙二、列
一者、名尋思，二者、事尋思，三者、自性假立尋思，四者、差別假立尋思。
這是列，下面是第三科釋，分二科，第一科釋得名，分四科，第一科名尋思。
宙三、釋（分二科）　洪一、釋得名（分四科）　荒一、名尋思
名尋思者：謂諸菩薩於名唯見名，是名名尋思。
這裡面呢，解釋四種尋思說得簡略，等到四如實智呢，就說得比較詳細了一點。這是修止觀的事情，毗缽舍那的四尋思、四如實智觀是在奢摩他裡面修，當然應該是在沒有修止觀之前，應該有聞思的過程，先是學習佛法了的。「聞」就是學習佛法；「思」，學習的時候還要專精思惟，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，就可以修止觀了。四尋思、四如實智就是加行位，就是開始修止觀這個時候。
「謂諸菩薩」，這是說修「名尋思」這個人，就是發無上菩提心的人；四尋思、四如實智的法門，這是大乘唯識學派裡面特有的一種法門，不同於小乘佛教。「於名唯見名」，對於「名」，就是名句；能詮顯法義的這些名言、文字、文句叫作「名」，「唯見名」，在奢摩他裡面思惟、尋思的時候，對於能詮的名唯獨見它是名，唯獨看見這個名。這表示，本來這個名是詮顯義的，顯示一個道理或者顯示一件事。

譬如讀《阿彌陀經》都是字，都是一個字一個字，也是一句一句的，就是名句，名句裡面介紹一件事，介紹了阿彌陀佛國的依正莊嚴，介紹怎麼到阿彌陀佛國去，誰弘揚這個淨土法門？六方諸佛！就是介紹這件事。所以有能詮的名，有所詮的事。若是讀《解深密經》、《大般若經》也可以說是有能詮的名、也有所詮的義，「事」和「義」其實是一回事，有能詮顯的名，有所詮的義。但是菩薩在奢摩他裡面修如是觀的時候，只見有名，不見有事可得、不見有義可得，所以是「唯見名」，我們前面講到「假名安立的一切法是畢竟空的」和這裡意思是一樣，「是名名尋思」，這就是名尋思。
若是我們只是在書本上這樣學習，把本子合起來就不管這件事了，那當然是一點用也沒有，就算偶然想起來也沒有用。若是靜坐修止觀的時候，能作如是觀，可就有不同，有什麼同呢？因為有奢摩他的力量，幫助你修觀的時候，你對這件事，淺白地說：就是印象非常深刻，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也不是水」，我見了老虎即非老虎，就是名裡面沒有義可得。就是你和任何人交談的時候，止觀也可以現前，就是聽他說什麼、什麼話，你立刻也可以這樣，只是名言而已，裡面的義是不可得，會這樣子想。這個時候你內心裡面是什麼境界呢？你就能夠由名言而趣向無名言的境界，而不停留在名言這裡，你的思想就會這樣子，就是禪師說：「不為天下老和尚的舌頭所動」，這是有道理的！「於名唯見名」就是這樣子。

有人問臨濟禪師說是：「經論上也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和禪有什麼不同呢？」臨濟禪師說：荒草未曾鋤。（按：荒草不曾鋤），荒草沒有全鋤。支那內學院大學者呂澂引這段文，說這句話：荒草未全鋤，就是要清理清理。但是我不那麼解釋，我是這麼意思：學習佛法的人、學習經論的人，經論也是講佛性和禪說的一樣，沒有什麼不同嘛！但是臨濟禪師說荒草未全鋤，就是內心的煩惱沒有除掉，你佛法是學了，但是內心的煩惱還是照常，你的煩惱沒有除掉，意思是坐禪的人，修止觀的時候能除煩惱，能鋤掉這個荒草。
我看臨濟禪師語錄也有一段話：你學習經論很辛苦，猶如「吸冷氣」，學習經論頭疼，吸冷氣不好，就是一句「緣生性空」就夠了（按：…莫向文字中求，心動疲勞吸冷氣無益，不如一念緣起無生，超出三乘權學菩薩）；可見他還是修如來禪，觀緣起性空這樣子觀，「觀緣起性空」，也是一樣「於名唯見名，名也不可得」這是緣起性空。「是名名尋思」，就是靜坐的時候，在奢摩他裡面這樣子觀察，觀一切法都是假名，名所詮的義不可得，不過這個地方還有別義，我們等一下再說。
《披尋記》一二一○頁：

於名唯見名者：何等為名？謂即於相所有增語。
「何等為名」，什麼叫作名呢？「謂即於相所有增語」，這是《般若經》上的話，就是在一切法相上增加上的一句話，就是這個有兩角、有頭、有四個足或者是有毛，這個名字叫作「牛」，這個牛是增加上的一句話，它本身是沒有這個名字，這就叫作「名」。

荒二、事尋思
事尋思者：謂諸菩薩於事唯見事，是名事尋思。
這是第二解釋事尋思。我們剛才說到「事」，謂諸菩薩於事唯見事，是叫做事尋思。
《披尋記》一二一○頁：
於事唯見事者：事亦名相，謂即言談安足處事。
就是言談所依止的地方那就是「事」。「於事唯見事者」這個地方呢？「事」就是一切蘊界處；五蘊、十八界、十二處，這一切都是「事」，這個事是沒有名言的。我們的問題呢，就是因為有種種名字引起種種的分別，引起種種的煩惱，現在說這一切因緣事都是如幻如化、如夢中境、如水中月，上面也沒有名言可得，就這樣觀察，去思惟一件事。
荒三、自性假立尋思
自性假立尋思者：謂諸菩薩於自性假立，唯見自性假立，是名自性假立尋思。
前面是一個名和一個事；「名」是能詮的，「事」是所詮的。下面呢，就是這個事又有自性、差別不同，就是事的自性，它的體性是假立的。剛才說疏所緣緣和親所緣緣，「疏所緣緣」是我們阿賴耶識裡面的種子變現的，這是假的，等我們現在的前六意識和疏所緣緣接觸的時候，又變現出一個親所緣緣，親所緣緣原來是沒有，就是識的分別才出現親所緣緣，所以親所緣緣也是識假立的，就是心的分別假立的。
「謂諸菩薩於自性假立」，不看見有真實的事情，假立是假名安立的，不是有真實體性的，疏所緣緣是阿賴耶識所變現，它也沒有真實的體性；親所緣緣是我們的六識所變現的也沒有真實的體性，沒有真實的體性就是空！「唯見自性假立」，只是看見這麼一個虛妄的境界，不承認它有真實的體性，是名自性假立尋思。
荒四、差別假立尋思
差別假立尋思者：謂諸菩薩於差別假立，唯見差別假立，是名差別假立尋思。
「差別」，就是蘊、界、處的事，它的體性上又有各式各樣的差別境界；有見、無見，有漏、無漏各式各樣的差別尋思，「謂諸菩薩於差別假立，唯見差別假立」，這些差別假立，就是在自性上又詳細地去分別它；自性是假立的，差別當然也是假立的，都是你內心裡面作如是分別，所以都是不真實的，「是名差別假立尋思」。這四種尋思解釋完了，這是「釋得名」；這四種尋思成立的名字，下面第二科釋觀相，觀察四種尋思的相貌。
洪二、釋觀相
此諸菩薩於彼名事或離相觀，或合相觀，依止名事合相觀故，通達二種自性假立、差別假立。
「此諸菩薩於彼名事」，一個能詮的名、一個所詮的事，這二件事「或」者是「離相觀」，就是分開；名作一種觀，事又作一種觀，就是分開觀，「或合相觀」，或者名和事合在一起去觀察。
「依止名事合觀故」，依止名和事，合在一起去修觀的時候，「通達二種自性假立、差別假立」，就會明白、通達名的自性假立、差別假立，事的自性假立、差別假立都是不可得。
《披尋記》一二一一頁：

於彼名事或離相觀至差別假立者：若唯於名或唯於事見其自性差別假立，名離相觀；若於名中實有唯事，於唯事中亦有唯名，如是二種皆能觀察，名合相觀。由是通達名事二種自性假立差別假立。
「於彼名事或離觀至差別假立者：若唯於名或唯於事見其自性差別假立，名離相觀」，多數是初開始修止觀的時候，就是簡單一點好，就是離相觀，「若唯於名、或唯於事見其自性差別假立」，這就是離相觀。

「若於名中實有唯事，於唯事中亦有唯名，如是二種皆能觀察，名合相觀」，這是名和事合在一起。「實有唯事」，實有這句話呢，在依他起來說，蘊界處是依他起法，依他起是如幻如化、如水中月、如夢中境是不真實的；那麼這就是它是有體性的，但是若我們不承認它是如幻如化，認為是有真實體性就變成遍計執了。一變成遍計執就是畢竟空的，沒有這一回事了，所以這上面說「名中實有唯事」。「於唯事中亦有唯名，如是二種皆能觀察」，就是常常的修止觀，這智慧會純熟了，不會像一開始那麼地生疏，熟了的時候「皆能觀察」，就合在一起都能觀察，就叫作「合相觀」。「由是通達名事二種自性假立、差別假立」，都是畢竟空的，這叫作「通達」，這是四尋思，下面是四如實智，就是到忍、世第一的位置了，分三科，第一科徵。
宇二、四如實智（分三科）   宙一、徵
云何名為四如實智？
這是徵，下面第二科是列。
宙二、列
一者、名尋思所引如實智，二者、事尋思所引如實智，三者、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，四者、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。
尋思是因，如實智是果，由因而有果；把這個列出來，下面第三科加以解釋，分四科，第一科名尋思所引如實智，分三科，第一科徵。
宙三、釋（分四科） 洪一、名尋思所引如實智（分三科） 荒一、徵
云何名尋思所引如實智？
這是徵，下面第二科解釋，分二科，第一科知勝利。
荒二、釋（分二科） 日一、知勝利
謂諸菩薩於名尋思唯有名已，即於此名如實了知：謂如是名，為如是義，於事假立；為令世間起想，起見起言說故。
「謂諸菩薩於名尋思唯有名已」，這位修止觀的菩薩，於名尋思的時候，只有一個假名字，沒有所詮顯的義。這個情形是不一樣的，有的時候我們先得到名，先得到一個消息的時候，我們就從名句上去加以思惟，一加以思惟就有了事情了，原來這件事情我不知道，你好心地告訴我的時候，只是說一句話嘛！這幾句話就叫作「名」，都是名言、都是名句，就是一句話一句話的名，你說這話的時候，我就根據你這幾句話去想：「唉呀！某人讚歎你怎麼、怎麼好」，我心裡面就有這件事，從這裡面就引起種種的分別，這是一個因緣。
但是你再進一步地觀察呢？如果他不來告訴你，你心裡面沒有這幾句名言的話呢，心裡面沒有這件事了。你來回想，就是因名言而有事，因事而有分別，因事而有煩惱。如果我若不得名言的時候，我心裡面就沒有這件事，也就沒有這個分別，也沒有這個煩惱，這樣一想呢，那些分別都是因為名言而有，離開了名言，那件事本身什麼也沒有。所以因名言而有那些事，都是畢竟空的，本身是沒有體性的，要假借名言才出現這麼一件事，而那件事實在只是內心的分別，沒有那麼一件事嘛。我現在心裡面想這有老虎，實在沒有老虎，只是心裡面想，所以心裡面想那個老虎是畢竟空的，就類似這樣子，就是因名言而有這件事，那件事都是畢竟空的，只是有個名言而已，實在沒有所詮顯的那件事。「於名尋思唯有名已」，你常常這麼思惟的時候，就是唯有名而已，沒有名所詮的那件事，這是這樣的意思。
「即於此名如實了知」，經過奢摩他和毗缽舍那觀察以後，就會真實地明白這件事。「謂如是名，為如是義，於事假立」，明白什麼呢？這裡詳細說了，「謂如是名」就是這樣的名句，這幾句的言詞。「為如是義」，為了顯了那個道理、顯示那個義境、所緣境。「於事假立」就在那件事上假立名字，用這個名字去介紹那件事，那件事的義就顯示出來；有能詮的名，就有所詮顯的義。
為什麼要立這個名字呢？「為令世間起想」，為令世間上的人，心裡面有思想，去思想這件事，「起見」，最初心裡面在想的時候，還在觀察的階段，到了見就是決定了，這件事是這樣子、對這件事明白了、就肯定叫作「見」。「起言說故」，然後再發出言說、發出種種言論，立名字就是有這些好處，這叫作「知勝利」。
《披尋記》一二一一頁：

謂如是名至起言說故者：名是能依，義是所依，名義俱無決定自性。如能見色是名為眼，眼所行義是名為色。如是眼色唯是假名，不稱實事，但於彼事為欲表知，如是能見色義眼所行義立眼色名，是故義亦如名都無所有。《顯揚頌》云：「由名於義轉，二更互為客」，是故此說謂如是名為如是義於事假立。然此假立有勝作業，為欲世間聞如是義起想起見起言說故。
「謂如是名至起言說故者：名是能依，義是所依」，名是能依止的，義是所依，是名所依止的地方，但是名也是能詮、義是所詮。「名義俱無決定自性」，名和義沒有自己決定的體性，就是不用名顯示這個義的時候，這個義是不存在的，所以它的體性是不決定。如果沒有名去顯示，這個義也自己存在，那就有決定的體性了，現在沒有名的時候，義在你心裡面是不出現的就是義沒有體性；義沒有體性，名當然也沒有體性了，它也站不住的。所以「名事互為客」就是這樣的意思。
「如能見色是名為眼」，這是舉個例子：譬如能看見青、黃、赤、白的顏色「是名為眼」，這就叫作眼睛。「眼所行義是名為色」，眼所活動的境界就叫作「色」。我們的眼不可以在聲音上活動，只有耳識可以在聲音上活動，耳識不可以在青黃赤白上活動，就是各有各的範圍。現在為什麼叫作「色」？因為眼所行義是名為色，它能見色所以名之為眼，這個「是名為色」就是事，「眼」就是名。「如是眼色唯是假名」，眼是假名字、色也是假立的名字，所以漢文叫作眼、叫作色，英文就不是這個字了，是另一個屈曲相，就不同了，所以這不是決定的。「不稱實事」，這個假名字和那個實事是不相稱的。
「但於彼事為欲表知如是能見色義眼所行義立眼色名字」，不相稱這句話呢，就是前面「稱體相違失」我們已講過了。譬如說我們對青黃赤白的色，沒有立這個色的名字的時候，眼看見它的時候，心裡面不會說這是色，你不會說這句話，那表示什麼呢？就是名和所詮顯的義不是決定相稱的。若是相合的話呢，沒有立名字的時候，你接觸也應該會「喔！這是色」，應該是這樣子；但是不能這樣子，就表示是不相合。有了名字以後，會引起種種分別執著就是遍計執；如果沒有名字的時候，心裡面沒有分別是離名相的時候，那是依他起。這上面說是「唯是假名不稱實事」，就是不和那「離名言相」的性相合。
「但於彼事為欲表知」，但是世間上這些有智慧的人，對於那件事，怎麼辨法能叫人明白呢？「為欲表知如是能見色義」，「能見色義」就名之為眼，「眼所行義」就名之為色，所以就給它立出個名字來，立眼、色的名字。「是故義亦如名都無所有」，所以名本身是不決定的，義和名一樣也是不決定，這就是「名事互為客」，「客」也就是空的意思。

「《顯揚頌》云：由名於義轉，二更互為客」，各式各樣的名在各式各樣的義上活動，立出來種種名顯示種種義叫作「於義轉」。「二更互為客」，這名為義的客，義也是名的客。義是名的客，義不決定；名是義的客，名也是不決定的，「不決定」就是空的意思。「是故此說謂如是名、為如是義於事假立」，所以這段文是這麼說喔！「然此假立有勝作業」，可是假立種種名字，它也有殊勝的作用，「為欲世間聞如是義，起想起見起言說故」，因為世間上如果沒有名言，人與人沒有辨法溝通，你能做什麼事情，什麼事情也做不來了。
日二、知過患
若於一切色等想事，不假建立色等名者，無有能於色等想事，起色等想；若無有想，則無有能起增益執；若無有執，則無言說。
前面是知勝利，這是第二科知過患。「若於一切等想事」，假設在一切色等想事；「色等想事」，「想」也是名的意思，色等名事，這一切法各有各的名字，一切事情上都有各式各樣的名字。「不假建立色等名者」，不假藉建立種種名字的話，這一切事情都沒有名字的話「無有能於色等想事，起色等想」，那麼這一切人啊，雖然是一個有心意識的，他遇見這一切法的時候，心裡面就不能現起各式各樣的名稱。
「若無有想，則無有能起增益執」，假設沒有名稱的時候，眾生遇見一切法的時候，他的思想不能動，不能動的時候會怎麼樣呢？「則無有能起增益執」，也就不會起增益的執著。我們的習慣呢，有了種種名的時候，然後心裡面就會想這種種事；想這種種事的時候，就認為由名所宣說的一切事都是有真實性，我們會有這樣思想上的問題，這就叫作「增益執」。
由名所宣說的一切事都是畢竟空的，就是我們的眼睛看見青黃赤白的時候，我們的眼識有明了性，但是沒有名字，我們的眼睛看見老虎，只是看見、明了，他心裡面沒有現出這是老虎這句話，能現出這是老虎，這是第六意識；前五識遇見一切法只是有個明了性而已，等到第六意識一剎那間一活動的時候，它有名字，一有名字心裡面在名字上去分別的時候，就變成了遍計執了，就不是前五識所接觸的一切事情了。我們的第六意識，就是要假藉名言，心裡面在活動的時候想出來的一切事，這些都是畢竟空的，不是真實性的。

所以「若無有想，則無有能起增益執」，但是我們不知道那是畢竟空，認為是真實的；它不真實，我們認為是真實的，就是增益，就是增加了，原來沒有這個真實，再加上一個真實，所以叫作「增益執」。「若無有執，則無言說」，我們如果不起增益執的時候呢，那我們也就不會有各式各樣的言說；就不會說話、也不會寫文章了，不會做這個事了。
《披尋記》一二一一頁：

若於一切色等想事至則無言說者：此中釋前名雖假立，然用非無，是故菩薩於此假名令如實知，大乘五事中，名亦事所攝故。為成此義故作是釋。
「若於一切色等想事至則無言說者：此中釋前名雖假立，然用非無」，解釋這句話，「是故菩薩於此假名令如實知」，叫我們要知道這假名的作用，「大乘五事中名亦事所攝故」，「大乘五事」，相、名、言說、正智、如如這五事中；五事中：名也屬於事所攝的。「為成此義故作是釋」，為成立這件事所以這樣解釋，這是知過患。下面第三科結，名尋思所引如實智分三科，第一科徵，第二科是釋，現在第三科是結。

荒三、結
若能如是如實了知；是名名尋思所引如實智。
「名尋思所引如實智」，是這樣的意思。
洪二、事尋思所引如實智（分三科）　荒一、徵
云何事尋思所引如實智？
事尋思所引如實智是什麼呢？這是徵，下面第二科解釋。
荒二、釋
謂諸菩薩於事尋思，唯有事已，觀見一切色等想事性離言說，不可言說。
「謂諸菩薩於事」，就是蘊界處這些事，這些事啊！有二種：一個是依他起的這些事，但是要經過名言、經過種種的名句而宣說的、而思惟的這些蘊界處呢，那就是畢竟空的。這個地方有點分別，「尋思唯有事已」，有名言的這一切法，那是經過你第六意識作各式各樣的分別，這是畢竟空的。若是沒有名言的只是事，那就是依他起。依他起是離名言的，那就是唯有依他起的事，而沒有名言的。
「觀見一切色等想事性離言說」，就是觀察一切色等想事它的體性是沒有言說的、沒有名字，所以不可言說。我們的思想的習慣、也就是煩惱的習慣，認為經過名言宣說的一切法，就是離名言的一切法，我們的心情是這樣子，但是事實不是這樣子！怎麼不是呢？離名言的一切法是有體性的，要是經過名言宣說的一切法是無體性、是空的，所以空和有不是一回事，它就是它，這是不對的。所以現在說離名言的事情，不可以言說的，這是有，不可以說它是空。因為唯識上顧慮什麼事情呢？依他起就是因果，如果把依他起的這一切法空掉，就沒有因果，這是不對的，這和中觀論上說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，這在文字上、名句上說的是不一樣的。
荒三、結
若能如是如實了知；是名事尋思所引如實智
「事尋思所引如實智」，是這樣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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